Vermigli, Peter Martyr（Pietro Martire）威爾米革立（1499～1562） 意大利更正教改教家，生於佛羅倫斯而歿於蘇黎世。他原是鞋匠的兒子，於1514年在菲耶索萊（Fiesole）進入拉特蘭堂的聖奧古斯丁修道院作詠禮修士（Canons Regular，指天主教遵照修院規章來生活的修士），並於1518年宣誓。他最重要的成長年日（1518～26）是在帕都瓦大學（Padua University）度過，他自學希臘文，並獲得博士學位；後來又在博洛尼亞（Bologna）學習希伯來文。
在他作那不勒斯一修道院（S. Pietro ad Aram）的院長時（1537～40），受瓦得斯（Valde's{\LinkToBook:TopicID=1202,Name=Valde's, Juan de 瓦得斯}）*的影響，後者把神的道清楚地教導他。他作盧卡之法迪晏奴修道院（S. Frediano at Lucca）的副院長時，引入了深具影響的教育與教會改革；可惜當權人士要他解釋自己的行動時，他離開了修道院，並且逃去蘇黎世，於1542年參加了改教陣營。
他在斯特拉斯堡有五年時間是和布塞珥（Bucer{\LinkToBook:TopicID=237,Name=Bucer 或Butzer, Martin 布塞珥}）*在一起，在那裡解釋舊約，又與一個曾為修女的人結婚。1547年被克藍麥〔Cranmer；參英國改教家（Reformers, English{\LinkToBook:TopicID=999,Name=Reformers, English}）*〕邀請到英國，成為牛津大學的神學教授，和基督教會的法正會長。他在那裡講授哥林多前書，在1549年五月引起公議，認為他的看法與佛克塞在《行動與紀念》（John Foxe, Acts and Monuments）所描述的聖餐不符。翌年，他再度捲入禮服爭辯（vestiarian controversy）。他協助克藍麥修訂聖公會的禮儀（1552年之聖餐禮拜的一部分禮儀是源於他），修訂教會律法，以及草擬四十二條（據說關於預定論的一條是出於他；參三十九條，Thirty-Nine Articles{\LinkToBook:TopicID=1159,Name=Thirty-Nine Articles}*）。在馬利亞升天節，他被批准返回斯特拉斯堡。
1556年他被邀到蘇黎世，任希伯來文教授，直到離世。他最後參與的公務是「普瓦西辯論」（Colloquy of Poissy, 1561），這場辯論是關於因著改革宗教義的發展而造成的新形勢，他努力要說服他的佛羅倫斯同鄉美迪奇（Catherine de Medici）。
威爾米革立對改教運動的影響有顯有隱；他與逃亡國外的同胞有點不同，他一直維護著聖經正統的堡壘。他與布靈爾（Bullinger{\LinkToBook:TopicID=240,Name=Bullinger, Johann Heinrich}）*和加爾文（Calvin{\LinkToBook:TopicID=249,Name=Calvin, John 加爾文}）*是要好的朋友，又是從英國逃出來支持瑪麗女王之人的屬靈父親，特別是對葉威（John Jewel, 1522～77），曾與他同住在斯特拉斯堡和蘇黎世。因著他那冷靜、有見識又中肯的判斷，當代人對很多問題都會徵詢他的意見。他對伊麗莎白女王及英國改教運動的影響也很深遠。
他精通三種古典語言，因此對教父學（Patristic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910,Name=Patristic Theology}）*特有洞見，而他在帕都瓦大學得到的亞里斯多德式（Aristotelian{\LinkToBook:TopicID=157,Name=Aristotelianism}）*訓練，又叫他具有雄辯之才。他是個多產作家和博學的經學者，其釋經書成了更正教的標準參考書達好幾個世紀之久。他對改教運動最主要的貢獻是在聖餐（Eucha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423,Name=Eucharist}）*教義，而為反對加德納（Stephen Gardiner）而寫的《駁斥》（Defensio），被譽為是在此問題上最具分量的作品。加爾文說「整個〔聖餐教義〕因著威爾米革立（殉道者彼得）而達至發展的顛，再沒有什麼可以加上去的了」。
威爾米革立指出，聖禮（Sacra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036,Name=Sacrament}）*自始至終都是神的工作，其中包含著一種維繫二個獨特存在之關係，而不是被賜下的一種。在聖餐，兩種存在就是餐桌上的餅與酒，和在天上的基督的身體。聖禮是由三個因素共同構成的︰基督歷史性的創立、神道的祝聖，和在聖靈能力內的接受。他採用一種較精妙又協調的分辨法，說在領聖餐時，信徒是真實又屬靈地吃著基督的肉，和喝著基督的血（卻不是「具體」和屬物地），這不是說餅與酒在本質上（substantia）被改變，它們不是基督的肉與血，卻是祂身體之聖禮的肉與血。餅與酒就從一個表記的地位，給提升至可見之神道的尊嚴，因為它們已成了聖靈的工具了。但「聖禮只在使用時才存在」（sacramentum est tantum in usu）一語的意思是，聖餐是一件發生的事件，多於是一種要對之崇敬的物質；當信徒存信心來接受，這事件就發生。故此「不敬虔之人的吃用」（manducatio impiorum），在聖禮上來說就不是一件事件。但對信徒來說，那是有「雙重吃用」（duplex manducatio）的意義；用口吃的是外在表記，但在同一動作內，他的靈是吃著在天之基督的身體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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